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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旅奉化

安图

俞赞江
1月 28日（正月初四）傍晚，奉

化区委组织部紧急下发了关于机关

党员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的通

知。我们单位收到通知的当晚，办

公室主任周杨在“钉钉”群里询问：

我们要挑选两位党员志愿者，怎么

处理？

这是个很棘手的难题，它不是

一般的志愿服务，要去重点路口交

通卡点执勤，拦住一辆辆进入奉化

地界的汽车，对所有的驾乘人员查

来历，测体温……零距离接触无数

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尽管有基

本防护用具遮挡，但仍有很大的感

染风险。10余分钟后，我上床打开

手机，看到了这条消息，立马给周杨

回复：我与你两个人去吧！我是党

支部书记，义不容辞。

29日各单位上报名单，区直机

关党工委汇总后，迅速建立了185人
的微信群，随后分时间、分地段、分组

别，编制完执勤安排表。30日实施网

上业务培训，并强调注意事项。一切

都有条不紊进行着，大家在群里显得

非常热闹，这表面热闹的背后，反衬

出大家共同的紧张心理，还有些许不

安和忧虑。我们被安排在1月31日
下午12时至5时，像一场重大战役排

在越前面，任务越重，危险性越大，精

神压力也就越大。

30日晚上 8时 30分后，我打算

去朋友家取口罩。妻子是医护人

员，对防护措施格外专业和严格，总

是叮嘱要戴这个套那个，并要求我

步行去，顺便能消减些身上的脂肪

能量。

路上异常空旷，往日的新丰路、

南山路、东门路……这个时段应当

是霓虹闪烁，人流如织，现在却像凌

晨两三点钟那样静寂，人们仿佛早

已沉入梦乡里。近三公里路程，只

遇见过五六个人，全都戴着口罩、缩

着脖子、裹紧衣帽，行色匆匆。街边

仍有几家店铺亮着灯，那是几家吃

食店在厮守生意。为了防控疫情，

千家万户都“宅”在家里。清冷而僵

硬的街道上，可以清晰地听见我疾

行的脚步声，显得孤独又沉闷。

面对每天不断攀升的确诊人数，

人们的恐慌心理与日俱增。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这个恶魔早

已挣脱出武汉、湖北，向全国各地肆

无忌惮地蔓延。国家遭受的巨大灾

难、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与疫情抗

争的大无畏精神、医护工作者们日夜

争分夺秒防控疫情和抢救患者，这些

都撼动着中华大地上的每个角落，牵

动着每个国人的心灵。危难面前，最

能考量人的精神境界与勇气担当，我

的内心瞬间增添了一种强大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为明天即将出征志愿服

务而信心满怀。

31日午饭后，我驾车来到东环

线方桥路口，在一间临时工作用房

里，迅速与上午早班的党员志愿者

做好了交接，然后全副武装披挂好，

站到路口上。跟我们一起执勤的有

卫健、交通、公安等部门的同志，共

八九个人，并非想象中的力量薄

弱。大家分工协作，互相配合，一丝

不苟地履行职责。

这里是奉化接轨宁波市区的

“桥头堡”，东环线是宁波连通奉化

的第三条黄金通道，今年底，轻轨、

高架通车后，车流量将更加惊人。

这里还毗邻鄞州区，附近有栎社机

场、机场高架、绕城高速朝阳出口

等，东西南北、四通八达的道路，为

外来者进入奉化提供了极大的交通

便利，看来我们的卡点值勤任务着

实不轻。果然，午后，乘着天气晴

朗，车流逐渐增多，早上睡懒觉的

人，现在出门了；上午出发的外地车

主这会儿也抵达奉化了。东环线像

一条浩浩荡荡的河流，汇聚了诸多

支流，车流从鄞奉江大桥上源源不

断涌下来。

一辆辆车拦下来，一扇扇车窗

降下来，一句句温婉贴心的礼貌用

语迎上去：请问您从哪里来？最近

有没外出？让我测一下您的体温。

外地来的车辆和载客出租车请在旁

边登个记。每个人手握一支测温

仪，一次次凑近车内人的额头，一个

个数字跳出来，绝大多数人体温正

常，也让我们放心。少数体温偏高

的人，可能是车内空调温度太高，或

者心里紧张引起，我们耐心地请他

们走到车外，再量一次，马上恢复正

常。外地来的人员一茬茬下车进屋

登记，协警们不厌其烦地记录每人

的信息情况；被登记人员也很自觉

地配合登记。

每个人戴着普通的口罩，能时

刻闻到汽车排出的尾气，整个下午，

这种气味始终伴随着我们，我们也

顾不上许多。

每辆车里，人们都紧锁着眉头，

神情肃然。也许大家都在反思：我

们要建立怎样的文明和道德秩序？

我们该如何与地球上的动物和谐相

处？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全民反

思，我们希望能尽快找到解决疫情

的科学办法，让灾难和悲剧从此不

再重演。在国家非常时期，没有一

个人能置身事外，每个人对健康安

危的关注都维系在每天播报的疫情

数字上，多么希望每天新确诊的人

数能快点来到拐点，然后一天天减

少，直至零增加。车外的我们与车

内的他们互相理解、互相安慰、互相

道谢，为了共同的目标——让疫情

早日消失，让全国人民早日渡过难

关，让春暖花开的日子早一天到来。

北面来的车流始终滚滚不绝，

我们已经记不清拦下了多少辆车，

测试了多少人的体温……临近晚饭

时辰，车流又迎来一波晚高峰，大家

早已忘记了重复工作带来的疲劳。

为了守护奉化公共安全的大门，从

今天起，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奉

化的每一个交通卡点，驾车和坐车

的人会看到奉化机关党员们——胸

前佩戴闪亮的党徽，戴着白口罩，穿

戴着红背心和小红帽，24小时轮流

分批开展志愿服务的动人场景。

简易房里没有通电，烧开水得

跑到一百多米远的高架工地房去，

几位同志不嫌麻烦，一次次去马路

对面烧。附近方桥的一家湘菜馆店

主和员工们，还替卡点执勤的工作

人员们送来免费盒饭。他们说，想

为抗击疫情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盒

饭会一直送下去，直到卡点撤掉。

这朴素简洁的话语中，蕴含着普通

人的大爱与无私。

2月2日，是奉化机关党员在交

通卡点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第三

天，在甬临线鄞奉卡点、西坞高速出

口、东环线方桥卡点，一批批党员志

愿者无缝对接顶替，他们在寒风里、

在黑夜里、在汽车的废气排放中、在

有可能被病毒感染的风险中……严

守大门，防控疫情，像一面面鲜艳的

党旗在车尘滚滚的路口迎风飘扬。

司机同志，请停一下

早春信札
高鹏程

连日阴雨，小屋后山溪暴涨。

马头墙的墙皮脱落了，一匹

隐藏在其中的马

似乎要破墙而出。

道路泥泞，隔断了山外的讯

息。

湿漉漉的木椽里长出了木

耳。

杏花黑色的枝条变得肿胀

四野寂静，隐约透出不安。

我在屋内给你写信。

写到连日阴雨，小屋后山溪

暴涨

手中的笔，整个冬天它像一

截枯枝

现在，因为雨水浸注而涨满

了绿色的血液。

诗外音：
有一年冬末，我把自己“隔离”

在一个小山村里。

村庄很小，也很偏僻。除了我

和当地所剩不多的几个年老村民，

罕有外人光顾。

因为过于偏远，手机信号也不

好，打电话时常中断。上网更难，很

卡，只能一直看着那个圈一直转

着。但这正合我意，出于某种不便

说出的原因，我想让自己安静下

来。想想一些一直想不明白的事。

这是一次完全意义上的自我隔

离。除了一日三餐，和偶尔的读书散

步，我什么也不做，也不上网，整日静

坐。我借居在一幢老房子里，这幢房

子是一幢老旧的江南民居。垩墙黑

瓦，还有高高的马头墙。因为年代久

远和雨水冲刷，墙皮脱落，墙体也鼓

出了一个大包，似乎里面有一匹马正

在不安地跺脚，喷着响鼻。

因为雨，我活动的半径并不大，

主要是在村庄周边。多数时间我都

待在屋子里。时至冬末，山野的风

已经不是很冷。潮湿的空气中似乎

夹杂着丝丝暖意。但也仅限于白

天。转过午后，天很快就黑下来，

气温也迅速降下来，这时候我就关

了门窗，守在炉火旁，看着发红的

火光发呆，偶尔写下几个可有可无

的句子。

《早春札记》等一批诗大约就写

在这个时期。那时我还在整理我的

一部有关冬天的诗集，题目是我早

早就想好的——《冬天的秘密花

纹》。写作这一批诗歌的时候，我整

个人似乎沉浸在冬天里，以致忘记

了时节是在流逝的。“山中无甲子，

寒尽不知年”大约就是这样的一种

状态吧。

雨脚稍歇时，我会去屋前山后

稍远的地方散散步。暮冬时节，一

切似乎都还在寂静和沉睡中。但又

有一些事物，已经开始在蛰伏中潜

行，蠢蠢欲动。房子前有一条黄泥

小路，通往村口的大路和更远的山

野。拐角处，有一片树木稀疏的的

小树林。大多数树都上了年龄，木

叶尽脱，在雨水的浸泡下，原本发黑

的枝条显得很黑。有些断口的地

方，居然长出了木耳，湿漉漉的，一

攒一攒挂在那里，仿佛在聆听什么

事物的到来。

现在可以稍稍说两句《早春札

记》这首诗，原本的题目叫《山中札

记》，后来觉得这个题目多数人已经

用过，而且对我来说有些矫情，我还

算不上居于山中，于是改为早春。

整个诗题指向并不明确，它并没有

标明这封信札是寄自山中，还是来

自山外。写信的人是谁，为什么要

写信，信的内容是什么？一切看起

来都含糊其词，当然这也是我有意

为之。

诗的正文里也并不想交代标题

里带出的疑问。我只想营造一个适

合写信，或者适合读信的环境和氛

围。于是，你们会看到，我写下了

雨水、道路、杏花肿胀的枝条、带

着耳朵聆听的木耳和一匹躁动不安

的马。

最重要的，我写下了一支来自

早春的笔，一棵柳树干枯的枝条，因

为春天和雨水的到来而注满了绿色

的血液。我想它肯定是来自我的身

体，一个沉浸在冬天的人，因为感受

到了某种遥远的春天的讯息而发生

变化，这是季节或者自然来信和人

间讯息的结合。我想一首诗到此，

也就完成了。

顺便交代一句，促使我写下这

首诗的直接原因，源自散步时看到

的那几棵老树。有一根枝条显得异

常肿胀，我以为是梅花，用了行色，

才知道是杏花。“杏花，春雨，江南”，

这三个词带出了我记忆中贮藏的有

关春天的古老的诗意。原来，春天

就要来了。

沈潇潇
要不是参与奉化城市展览馆的文案审核工作，我一定

还没发现这个讹误。

奉化剡源九曲自元代起名声鹊起，而其中的二曲跸驻

历来以吴越王曾经驻跸此地而名。据传，在五代时，有一位

名叫陈文雅的高士避乱隐居于此，吴越王钱氏听说陈文雅

有才，便亲往拜访邀其出仕。陈后来官至殿中监（相当于朝

庭内的总管），是钱王的得力高参和助手。

自元以来，诸多文人为此写下了诗文。如元诗人陈基

的“二曲山头草木芳，钱王驻跸有余光。故家乔木今无恙，

礼乐衣冠比郑乡”；陈子翠的“二曲萦回水合流，钱王祠下碧

悠悠。乘闲试读高僧传，始信长门出颂头”；明代“吴中四

杰”之一高启的“殿中初未仕，高节振衰谢。读书在兹丘，萧

然竹间舍。王来有深言，留宿山水夜。谁云南阳翁，独枉将

军驾”；清代史学家全祖望的“殿中良高节，钱王更谦光。荒

祠虽蔓草，余韵尚苍茫”等等。

对曾莅临跸驻的这位钱王，我手头的相关书籍都指向

钱镠（852—932）。如 2005年有关方面组织多人编写的《奉

邑文化集锦》载“相传五代十国时陈殿中隐居于此，吴越王

钱镠闻其贤，亲临探望，邀他入仕”，2015年出版的《雪窦诗

梦》载“五代吴越忠懿王钱镠曾驻跸此地，拜访隐士陈殿中

监，故名”。2016年出版的《奉化村景诗词选》和次年出版

的《奉化历代诗选》两书都沿袭了《雪窦诗梦》的说法。我在

写作《乡关处处》一书时，又去查阅了 1994年版的《奉化市

志》，它的记载是：“二曲跸驻：相传为五代十国时陈殿中监

隐居地，吴越王钱镠曾亲往探望，驻跸于此，故名跸驻。”由

于地方志所的权威性，我也遵循此说，在书中写及跸驻时这

样表达：“吴越王钱镠曾来此驻跸小住。”

直至在审核奉化城市展览馆文案时，我忽然想：吴越国

钱王先后共有五位，到过跸驻的果真是钱镠吗？

我按一些书籍所记的“五代吴越忠懿王钱镠”先作简单

查证，结果是：钱镠号武肃王，钱俶（929—988）号忠懿王。

也就是说：来过跸驻的若是忠懿王，就不会是钱镠；若来过

跸驻的是钱镠，就不会是忠懿王。跸驻古属剡源乡，于是我

又找出清代三石（剡源第五曲）人赵霈涛编纂的《剡源乡志》

来查证。此志卷七“钱王祠”（即跸驻钱王庙）条目载：祠“祀

吴越忠懿王”。同时，此志在卷十八、卷十九艺文中分别录

有元代三石人陈沆（宋末元初奉化著名诗人陈著次子）和元末明初戴良的

《剡源九曲图记》。在这两篇最早详述剡源九曲的同题文章中，前者记“旧传

钱忠懿王尝莅其地，今亦庙食其所，跸驻之名自兹”，后者记“吴越忠懿王亲

往顾之，故以是名也。”在有宁波百科全书之誉的清代徐兆昺《四明谈助》里，

我又看到了“五代时，陈殿中隐于此，吴越忠懿王亲往顾之，故有是名”的文

字。据此已可确认：来跸驻是忠懿王钱俶，而不是武肃王钱镠。

搞清楚传说中到过跸驻的是钱镠还是钱俶，这不是什么难题。但为什

么有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多年来如此一致地把钱俶误作钱镠呢？就我而

言，是轻信了1994年版《奉化市志》的记载而没有再细究。《雪窦诗梦》《奉化

村景诗词选》《奉化历代诗选》等书已把吴越王细化至忠懿王了，却没再进一

步查证忠懿王是谁，反在“忠懿王”后画蛇添足补上“钱镠”，这最后临门一脚

把球射偏大概也是出于此因吧。我把城市展览馆文案中的钱镠改成了钱

俶，但在后来的征求意见过程中，有部门提出书面意见说文案错把钱镠写成

钱俶了。由此可见多年的以讹传讹造成的影响不浅，我也因此觉得有写这

篇短文的必要。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人以钱镠说为前提而“妙笔生花”，说吴越王钱镠

曾任镇海军节度使，驻浙东一带，对王羲之隐居地六诏一带很感兴趣，特前

来巡视，六诏村民因此在村中修钱王庙祭祀。

其实，六诏本无钱王庙，奉化最早的钱王庙就建在跸驻。如今的六诏钱

王庙是由原祭祀王羲之的右军庙改建而来——《剡源乡志》载“今庙（指右军

庙）在晚香岭，而六诏之庙已祀别神”。也就是说，王羲之庙改建为外王庙

了。这种替换历史真实记忆的鹊巢鸠占，是因为在改建者心目中吴越王的

地位远比会稽内史、右将军王羲之显赫，官本位意识在民间的源远流长和固

若金汤可见一斑。其实，文章中所说的镇海军节度使，是唐朝在今浙江省北

部、江苏省南部设立的一个官职，其治所最早驻升州（今南京），后驻苏州、润

州（今镇江），到钱镠任此职时已驻杭州，根本没有钱镠驻浙东这回事。这位

作者也许是把镇海军和现地名镇海产生了联想，以至异想天开编出钱镠任

镇海军节度驻浙东时巡视六诏和六诏村民因此修庙祀之的胡话。

清代伟大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地理学家黃宗羲在《四明山志》中以有温

度的文字记述剡源山水：“奉化之西六十里，有山夹溪而出，蓊然深茂……”

但他对钱俶到过跸驻不无疑问：“忠懿即位之后，未尝东渡浙河，岂其出镇台

州（钱俶在即位吴越王前出任过台州刺史）时耶？”本文无意探讨钱俶来奉化

跸驻的路径是始于台州还是杭州，想说的只是：以后别再把到过跸驻的吴越

忠懿王钱俶说成是他的爷爷钱镠了——虽然这以讹传讹并不至于像自晚清

至民初个别本地文人所炮制的贺知章隐居江口说那样荒唐（我前有两文《贺

知章与江口之我见》《“剡川一曲”在哪里》发于本报）。凡为以讹传讹，皆可

以休矣！

安图县矿泉水文化节后有感
自古山灵可聚仙，双龙趾畔汇群贤①。

有因圣水方缘起，无咎丰疆始纪年。

漫步诗廊思孔孟，闲听伽倻忆尧天。

怀情明月环城绕，送我温馨伴梦圆。

【注释】：安图县明月镇二龙山横贯期间，把明月镇左右分开，此山清

秀蜿蜒，像两条巨龙蟠卧，故而得名。

农耕节相聚松花村
又是群贤欢聚日，逢将留影印苍穹。

风光虽与童年异，心境依如旧岁同。

农者劳余增浪漫，耘坛作后弃虚功。

今寻承德松花里，情暖人间爱正红。

雪后老岭采风
晨曦薄雾笼银川，玉宇琼枝满大千。

驴友追风牵影友，天仙设宴醉人仙。

知临傲雪时能落，已近凌霄莫敢宣。

单反有情凭为证，闪光印记写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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